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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陳榮捷的《朱子門人》，乃是研究朱熹學派的重要參考作品，此書的貢獻在於根據相

關文獻的考證，重新檢視這些門人的身分，並糾正部分古籍的錯謬處。除此之外，《朱子

門人》則揭示黎靖德《朱子語類》的體例，有助於釐清與朱門弟子相關的若干問題。不過，

《朱子門人》對朱熹弟子的部分論述，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包括陳氏對門人名字或籍貫的

論述、對其人身分歸屬的判定、對相關語料的說明、對弟子從學時間的推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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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欲了解朱熹（1130-1200A.D.）生平及行事，門人黃榦（1152-1221A.D.）所撰〈行狀〉、

清儒王懋竑（1668-1741A.D.）《朱子年譜》都是重要的參考作品。欲了解朱門弟子的相關

資料，則可參酌《宋元學案》的勉齋學案、滄洲諸儒學案等。除此之外，陳榮捷《朱子門

人》亦是當代重要文獻，1書中羅列朱熹的門人、講友，介紹其生平、著作，以及他們與朱

熹往來的情況。 

《朱子門人》的貢獻，一是揭示《朱子語類》體例，如記錄自己之言，內文直書己名，

記錄他人之語，則標示對方之字；2二是歸納《考亭淵源錄》、《儒林宗派》等作品，辨析

其異同處；3三是判定其人的身分歸屬，如弟子、講友、私淑，如甘節（生卒不詳）、柯翰

（1116-1176A.D.）、李大有（1159-1224A.D.）等；4四是修正相關典籍的錯謬處。5然而，

                                                        
1  方彥壽曾謂：「美國朱子學研究的著名學者陳榮捷先生于 80 年代初在台灣出版的《朱子門人》一書，

廣泛採集古今中外學者所著有關書目十幾種，詳加考證，嚴加取捨，著錄朱門弟子 467 人，未及門

而私淑者 21 人，計 488 人。該書採擷廣博，考證嚴謹，文中一一注明出處，頗便查閱，是迄今為止

研究朱子門人這一課題最詳實的專著。」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0 年），頁 2。徐公喜亦謂：「美籍華人學者陳榮捷先生于 1982 年出版的《朱子門人》，

列有朱子門人 467 人，私淑弟子 21 人，講友 72 人，對朱子門人的人數構成、地理關係、有無官職、

社會背景、學術貢獻等詳加考證研究。……《朱子門人》上糾正了史籍記載眾多錯誤，無疑，陳榮

捷《朱子門人》是門人考據性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2018 年），頁 2。 
2  舉例來說，於《朱子語類》中，楊道夫記錄：「道夫問：『新法之行，𨿽𨿽塗人𣅜𣅜知其有害，何故明

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內文逕稱己名；

楊道夫記錄：「因論監司廵歴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𡖖𡖖曰：『看亦只可量受。』」

稱呼黃榦之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82 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

黎氏本），卷 130，頁 4964；卷 106，頁 4201。例外的情況，朱門有楊黻，字與立；有楊與立，字

子權，楊與立記錄：「黻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

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盖釋氏不理㑹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這一个物事，便

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2，頁 2374-2375。語料內文之所以

逕稱楊黻之名，即如陳榮捷所謂：「不用楊黻與立之字而用其名，蓋錄者與立子權不欲楊黻之字與

立與己之名與立相混也。」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頁 274。 
3  舉例來說，在《朱子門人》「潘時舉」條，陳榮捷提到：「國子正錄潘時舉，字子善。……語類姓

氏、《淵源錄》十一 1，《宗派》十 1，皆作臺州天臺縣(浙江)人，《學案》六九 33 至 34 則作臺州

臨海縣（浙江）人。《經義考》二八三 9 作天臺人，而二八四 12 與二八五 4 則作臨海人。據《補遺》

六九 130 王梓材案，則先生由臨海後徙天臺也。」見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8。 
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71、165、111。 
5  舉例來說，陳榮捷提到：「郭逍遙，字邦逸，《淵源錄》二三 4 逍遙名、字互換。《宗派》十 22 從

之，而《補遺》六九 157 又從《宗派》。《文集》《續集》五 10 有〈答郭邦逸書〉，並非講學，亦

非指示門人。然〈語類姓氏〉有郭逍遙錄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建安所刻之語別錄卷十八，是則逍遙為

門人無疑。〈語類姓氏〉例用名，《文集》用字。可知《淵源錄》等書之互易為誤也。」見陳榮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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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讀《朱子門人》一書，可以發現陳氏的部分敘述，實乃有待商榷。 

二、《朱子門人》的錯謬處 

《朱子門人》介紹這些人物時，有時會出現兩項缺失：一是太過武斷，二是敘述內容

的謬誤。就前者來說，如「周僴」條，《朱子門人》提到：「周僴，《淵源錄》二三 4 列

為門人，恐重十八 3 沈僴而誤。」6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則謂：「董鼎《書蔡氏傳輯錄

纂注》卷首《書蔡氏傳輯錄引用諸書》列周僩錄《師說》，而其書《輯錄所載朱子門人姓

氏》于沈僴之外，又載『周氏僴伯莊』。」7沈僴（生卒不詳），字莊仲，周僴（生卒不

詳），字伯莊，實為兩人。 

在「方大壯」條，陳榮捷提到：「方大壯，字履之，號履齋。……《語類》問答數條，

多關性理，九四 128 第九五『履之』條問氣稟是也。」8然而，朱門尚有劉砥（1154-1199A.D.），

字履之，攷《朱子語類》，有「履之說子溫而厲」、9「履之問忠者天道」、10「問履之記

先生語」11等條，皆是沈僴所錄，單憑語料內文，實難判斷其人是方履之或劉履之，陳榮

捷逕稱卷九十四「問履之記先生語」條的「履之」乃是方大壯（生卒不詳），不知有何根

據。 

在「周元卿」條，陳氏提到：「《補遺》四五 41 引樓《攻媿集》云：『官至太府寺

主簿待制，為當世儒宗。張魏公（浚）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

又著要鑑三十徧獻于朝。』……假令魏公為父行，長朱子二十五歲，而元卿少朱子十歲，

則魏公與元卿相差三十五歲。」12攷《攻媿集•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君諱元卿，字

                                                        
《朱子門人》，頁 206。 

6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9。 
7  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14 年 5 月），頁

15。 
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53。 
9  「履之說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曰：『便是禀得來有不足。……顔子又不如孔子，又

禀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4，頁 128。 
10  「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恕是巳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27，頁 1084。 
11  「問：『履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

溥正是配水。……想是他錯記了。』」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4，頁 3821。 
1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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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仁。……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等語，13可知周氏卒於淳熙十

三年（1186A.D.），逆推四十七年，則其人生於紹興十年（1140A.D.），確實是「少朱子

十歲」，然而，張浚（1097-1164A.D.）生於紹聖四年（1097A.D.），應是長朱子三十四歲，

與周元卿（1140-1186A.D.）相差四十四歲。 

在「潘友文」條，《朱子門人》提到：「朱子書云：『恨相遠無由面論』（第二書），

又謂：『承許官滿見訪，會面未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第四書）。證

以語類絕無問答，大概始終未見面也。如是未足為弟子。」14不過，宋濂（1310-1381A.D.）

〈題朱文公手帖〉提到：「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

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為兄弟。」15再根據顧宏義《朱熹師

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的考證，〈答潘文叔•四〉撰於紹熙四年（1193A.D.），16是故，

朱、潘兩人在此之後曾經相見。 

就後者來說，主要是集中在門人的名字與籍貫、其人身分歸屬、師生問答的語料、弟

子的師事年分。 

(一)門人的名字與籍貫 

《朱子門人》所引述的資料，多半源自黎靖德（生卒不詳）的《朱子語類》，由於《朱

子語類》闕漏部分注解，造成某些門人的名、字未見於《朱子門人》。舉例來說，《朱子

門人》記載：「鍾唐傑，袁州萍鄉縣（江西）人。……唐傑必是字。」17不知其人之名。

於宋人李道傳（1170-1217A.D.）所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中，襲蓋卿（生卒不詳）則

記錄：「鍾唐傑名詠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

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等句，18可知發問者為鍾詠（生卒不詳），

字唐傑。朱子〈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曾謂：「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

                                                        
13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3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554。 
1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76。 
15  明•宋濂：《文憲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634。 
16  顧宏義：「案：朱熹撰《旌忠愍節廟碑》云：信州守臣王自中肇建旌忠愍節廟，『既屬役於玉山令

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於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以書來請銘於熹』，紹熙四年五月戊寅成文，

並附記云：次年朱熹『祗召造朝，道出祠下』，而知『王侯既去，而歲惡民饑，兩令尋亦終更』云

云。《晦庵文集》卷八九。本書中有云『承許官滿見訪，會面未遠』，似指潘友文永豐『官滿』，

故推知本書約撰於紹熙四年（1193）下半年。」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2323-2324。 
1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5。 
18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烏絲欄鈔本，明），卷 29，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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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

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所謂「是書一卷」，

即〈袁州萍鄉縣社倉記〉，作者為鍾詠。19 

不過，《朱子門人》對門人名、字、籍貫的某些說法，實乃值得商榷。在「杜煜」條，

陳榮捷逕稱：「《實紀》八 8、《淵源錄》十七 18 與《宗派》十 15，均誤作『杜燁』，

《統譜》七七 18 誤作『爗』。」20亦謂：「曄乃燁之誤，而燁又是煜之誤（參看杜煜條）。」

21並未說明他的評斷依據，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則謂：「當以『杜爗』為是，此字同

『燁』、『曄』。……然《宋元學案》與《宋元學案補遺》作『煜』者，實為避清聖祖玄

燁諱，故其書卷四十郎曄改作郎煜、卷四十四芮曄改作芮煜也。而陳氏失考，誤以代字為

本名。」22 

在「李克宗」條，陳氏曾謂：「《淵源錄》二十 6、《宗派》十 16、《補遺》六九 177

均作『亢宗』，《實紀》八 20 作『克』。……『克』、『能』同義，『克』是也。字『子

能』，泉州南安縣（福建）人。」23不過，《朱子文集》有〈答李子能〉，注曰：「亢宗」，

24宋人魏了翁（1178-1237A.D.）〈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亦謂：『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

之四月，……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為然乎！』」25觀此，

李氏之名應是「亢宗」。 

《朱子門人》「鄭文遹」條，提到：「鄭文遹，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今福建

閩侯縣）人。」26然而，朱門弟子黃榦〈鄭次山怡閣記〉曾謂：「明年夏命其子遹成叔來

告」，〈鄭處士墓誌〉亦謂：「鄭君諱倫，字次山。……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遹、適、邁、

适。」〈鄭次山怡閣記〉又謂：「象山鄭遹成叔以其外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

與其日月之數。」可知鄭氏之名應是「遹」。27 

在「趙唐卿」條，陳榮捷提到：「趙唐卿，字里未考」，又徵引《朱子語類》「楊子

                                                        
19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頁 4181。許家星根據

此文「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一句，認為「鍾唐傑，名詠之」，實誤，見許家星：〈《朱子門人》

補證〉，《中國哲學史》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11 月），頁 72。 
20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09。 
21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57。 
22  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頁 12。 
23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15。 
24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800。 
25  宋•魏了翁：《鶴山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2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536-537。 
26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15。 
27  宋•黃榦：《勉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207、446-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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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一段。28然而，「子順」為楊履正（生卒不詳）之字，「至

之」為楊至（生卒不詳）之字，可見「唐卿」應是趙氏之字。《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

記載：「趙唐卿汝傚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

何也？』」29《朱子語類》亦收錄這條語料，只是缺少注解文字，30觀此，這位門人應是趙

汝傚（生卒不詳），字唐卿。至於他的籍貫，明人黃仲昭（1435-1508A.D.）纂修的《（弘

治）八閩通志》提到趙氏為泉州晉江人，31若是如此，則《朱子門人》「趙汝騰」條所謂：

「然《語類》一二零 4619 第三四條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

無由明。』朱子門人中只汝騰來自福州（即泉州）。」32認為泉州趙姓門人只有趙汝騰（生

卒不詳）一人，說法亦誤。 

《朱子門人》「吳仁父」條提到：「吳仁父，淵源錄二三 5 與宗派十 22 只舉姓字，

補遺六九 211 註引宗派朱子門人三十一人，謂不知其為名為字，亦不知其為何許人，姑附

識之，以備博考。」33不過，《朝鮮古寫本》記載：「吳孟仁父問平旦之氣。先生曰：『氣

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

亦不能清矣。』」34可知發問者為吳孟（生卒不詳），字仁父。 

《朱子門人》「李德之」條提到：「李德之，名、里不詳。」35《朱子語類》記載：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36記錄者為襲蓋卿，

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文末有小注，曰：「德之，名長民，袁州人。」37可知李長

民（生卒不詳），字德之，袁州人，此條屬於「甲寅所聞」，即紹熙五年（1194A.D.）。 

《朱子門人》曾謂：「彭蠡，字師范。」38亦謂：「彭鳳，字子儀。袁州宜春縣（江

西）人。」39然而，兩人實為一人，朱門弟子曹彥約（1157-1228 A.D.）〈梅坡先生彭公墓

誌銘〉提到：「先生諱蠡，字師范，避大川名，改諱鳳，以小字行。姓彭氏，世為宜春望

                                                        
2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92。 
29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年），卷 16，頁 234。 
3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頁 366。 
31  明•黃仲昭纂修：《（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33 冊（北京：書目

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845。 
3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91。 
33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89。 
34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3，頁 839。 
3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7。 
3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頁 573。 
37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9，頁 5。 
3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6。 
39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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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大中祥符以後，三徙而居都昌，遂為南康都昌人。」40可知彭蠡（1146-1200A.D.），

字師范，後改名鳳。朱子〈題尋真觀〉提到：「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宜春

彭樓子應、宜春彭鳳子儀、……臨淮張彥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41可知「子

儀」亦是彭蠡之字。 

另外，《朱子門人》曾謂：「劉居之，字寬夫。」42《朱子語類》記載： 

 
劉居之問：「知𣅜𣅜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𡩖𡩖夫未暁。」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

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推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

也。」（賀孫）43 

 
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則記載： 

 
問：「知𣅜𣅜廣而充之章兩説充字，某切未曉。」曰：「上只説知𣅜𣅜廣而充之，只説

知得了，要推廣以充𫉗𫉗此心之量。……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説廣也。」（賀

孫）44 

 
首先，依《朱子語類》體例，此條既非本人自錄，「居之」應為其人之字。45再者，對照

《朱子語類》和《朝鮮古寫本》內容，這條語料的發問者乃是劉氏，「𡩖𡩖夫」、「某」皆

是其人自稱，可見「𡩖𡩖夫」即劉氏之名。     

至於籍貫，《朱子門人》「曹叔遠」條，陳榮捷提到：「徽猷閣待制曹叔遠，初名叔

遐，字器遠，謚號文肅。瑞安府瑞安縣（浙江）人。」46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則謂：

「南宋咸淳元年（1265），改溫州為瑞安府，統瑞安縣，故稱『溫州瑞安人』為妥。」47

此外，陳氏在「程端蒙」條，提到：「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縣（江西）人。《實

                                                        
40  宋•曹彥約：《昌谷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245。 
41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66。 
4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05。 
4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3，頁 2050。 
44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3，頁 781。 
45  陳榮捷：「《語類》用例，凡記錄者用本人之名，問答中自稱亦然，稱他人如『某某問』則用字，

以示敬意。」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6。 
46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94。 
47  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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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八 5 以為德興縣（江西人）。兩縣同屬饒州。」48於〈程君公才墓表〉中，朱子雖稱

「番陽程君正思」，但亦謂：「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

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為德興縣，故今為德興人。」49因此，就實際籍

貫來說，稱程端蒙（1143-1191A.D.）為德興人，更加準確。50  

在「黃達才」條，《朱子門人》提到：「《理學通錄》七 36 謂其名為柟，旴江（水

名，在江西）人，恐誤。」51不過，攷朱子〈跋黃壺隱所藏師說〉「旴江黃柟達材以其先

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等語，52黃氏之名為「柟」。至於籍貫，許家星根據宋人馬

廷鸞（1222-1289A.D.）〈題徐雲翔先述後〉「而客或謂予周益公晚居平園，杜門掃軌，題

序滿卷軸，其鄉人有黃柟者」等語，53且周必大（1126-1204A.D.）為江西人，稱黃氏「當

為江西人。旴江指撫州地區，如李覯《旴江集》。」54觀此，陳氏的說法有待商榷。 

  (二)其人身分歸屬 

《朱子門人》對其人身分歸屬的論述，未必正確。在「汪楚材」條，陳榮捷提到：「查

其名不見《語類》，《文集》亦只〈答汪太初〉一書（四六 3）。乃因其來書而略言聖賢

天理人倫之教，《實紀》八 19 竟以為弟子，實未足以當學侶，遑云弟子？」55然而，宋人

方岳（1199-1262A.D.）〈跋趙漕元文藁〉曾謂：「今子之先君子學于汪太初，太初學於紫

陽，夫子遡桐柏之源，濫岷山之觴，有以知子之文矣。」56《朱子實紀》所據，或許在此。 

                                                        
4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45。 
49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411-4412。 
50  周茶仙、胡榮明曾謂：「有關程端蒙的籍貫問題，《宋元學案》稱作鄱陽人，朱子在其墓表中稱為

番陽人，現代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亦有稱其為鄱陽人。而《江西通志》、《饒州府志》、及《德興縣

志》均作德興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歷史中德興因其管轄變革而造成人們在表述過程中的習

慣問題。德興在建置過程中，在隋朝曾併入鄱陽縣，屬鄱陽縣東境。……五代南唐升元二年（938），
取『唯德乃興』之義，改鄧公場置德興縣，隸饒州為永平軍。……所以，後人在表述時可能沿用古

稱，故而造成上述差異。」周茶仙、胡榮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後學群體研究》（南昌：江西人民

出版社，2013 年），頁 50。陳榮捷亦曾謂：「關于里籍，諸書多不一致。……凡此仍只是未臻劃一，

徒引讀者誤會耳。」據陳氏所論，諸書對於人物里籍，有「用雅名」者，有「用舊名」者，有「用

後名」者，有「或用縣名或用所屬之州郡名」者，有「一名異用」者，有「因形音相近而誤」者，

有「一書自相矛盾」者，參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朱子門人》，頁 5。 
51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59。 
52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180。 
53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102。   
54  許家星：〈《朱子門人》補證〉，頁 77。 
5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1。 
56  宋•方岳：《秋崖集》，收入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2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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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耆卿」條，陳氏提到：「《學案》六九 17 云：『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

陸子』。《語類》、《文集》皆無其名，諸書不載，《學案》此傳為全祖望所補，不知何

據。」57宋人魏了翁〈知逹州李君墓表〉曾謂：「故知逹州李君耆夀，字南公。……以祿

不逮養，倦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58全氏所據，或許是這篇文章。 

在「樓鑰」條，陳榮捷提到：「《學案》七九 4 入邱劉諸儒學案而于四九 24 則以為

朱子私淑，《語類》無問答，《文集》亦無來往書札。……實不見有何私淑之處。」59但

觀樓氏〈答朱晦菴書〉「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作誦

詠探索，尚庶㡬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徳，為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

媿」等語，60《宋元學案》將樓鑰（1137-1213A.D）視為朱子私淑，似無不可。 

在「石𡼖𡼖」條，《朱子門人》提到：「知軍石𡼖𡼖，字子重，號克齋。臺州臨海縣（浙

江）人。……《學案》四九 20 與《補遺》四九 109 均以為晦翁講友，《淵源錄》八 1，與

《宗派》十 2 列為門人，則似太過。」61認為其人乃是朱子講友。朱子〈知南康軍石君墓

誌銘〉曾謂：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

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因歴引時事以質

之，言甚凱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

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62 

  

朱門弟子黃榦〈鄂州州學四賢堂記〉亦謂： 

 
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

先生，為門人高弟，以榦為同門後進也。63 

 
《朱子門人》又有「石」條，徵引〈鄂州州學四賢堂記〉，謂：「太常寺簿石某，紹興

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縣）人。……其子名繼籥，為鄂州（今湖北武昌）教授，而其名則

                                                        
5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3。 
58  宋•魏了翁：《鶴山集》，頁 227-229。 
59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2。 
60  宋•樓鑰：《攻媿集》，頁 116。 
61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73-74。 
62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464-4467。 
63  宋•黃榦：《勉齋集》，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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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佚矣。」64然而，觀朱子、黃榦所言，可知《朱子門人》所指「石」即是石𡼖𡼖。首先，

〈知南康軍石君墓志銘〉所稱石某，乃是石𡼖𡼖（1128-1182A.D.），字子重；再者，石繼喻

（生卒不詳）擔任鄂州教授，其父石𡼖𡼖曾擔任太常寺簿；其次，石𡼖𡼖「先世為會稽新昌右

族」，後居台州臨海縣。因此，陳榮捷誤將石𡼖𡼖、石當作兩人，又將石𡼖𡼖、石分別視

為講友、門人，然而，根據〈鄂州州學四賢堂記〉，石𡼖𡼖曾經「師朱先生」，與黃榦是「同

門後進」，《考亭淵源錄》與《儒林宗派》對其人身分的判定未必「太過」。 

(三)師生問答的語料 

對照《朝鮮古寫本》，黎靖德《朱子語類》並未標出部分語料的提問者，因此，在統

計師生問答的條目時，數量或有落差。舉例來說，在「王力行」條，陳榮捷提到：「力行

錄《語類》辛亥（一一九一）所聞廿餘條，惟問答只有五六處。」65不過，《朱子語類》

中的部分語料，雖未標示提問者，比對《朝鮮古寫本》，可知提問者、記錄者皆是王力行

（生卒不詳），如「力行問天下之言性」、「力行問本朝宰相孰優」等條。66 

在「周良」條，陳氏曾謂：「《語錄》雖只問答七、八條，然所問甚博。」67然而，

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則謂：「《語類》前後有九則『周貴卿問』，一則『周兄良

問』。」68除此之外，參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可以發現周良（生卒不詳）和朱子

問答的語料尚有兩條。首先，《朱子語類》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

轉，然常靠着箇靜做本」等句，69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開頭處有「周貴卿說」四

字。70再者，《朱子語類》記載：「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

地否。……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71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提問者

乃是「貴卿」。72 

除了數量之外，《朱子門人》對部分語料的論述亦有錯誤，如「周椿」條，陳榮捷曾

                                                        
6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71-72。 
6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59。 
66  《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力行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

章意在『智』字。……鯀績之不成，正爲不順耳。』」亦記載：「力行問：『本朝宰相孰優？』先

生曰：『各有所長。』」見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7，頁 818；卷 129，
頁 1783。 

6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6。 
68  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 185。 
6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4，頁 3785。 
70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7，頁 169。 
7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3，頁 3741。 
72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7，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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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語類》三四條。一一九 4598 第三四條椿臨行請教，朱子教以誠敬為主。」73但在

「魏椿」條，陳氏亦謂：「《語類》一一七 4482 第十四訓椿一條，一一九 4598 第三四又

一條。後條椿臨行請教，朱子教以誠敬為主。」74誤將同樣的語料（一一九 4598 第三四

條）歸予不同的門人。陳氏徵引的兩條語料（卷一百十七、卷一百十九），文末皆標注：

「訓椿」，查閱《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七，該條語料的開頭處為「魏元壽問《大學》」，

確實是朱子對魏椿（生卒不詳）的訓語，75則《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九「椿臨行請教」條，

76或許是朱子對周椿（生卒不詳）的訓語。 

在「傅定」條，《朱子門人》提到：「傅定，字敬子。……朱子訓門人，語敬子讀書

須是心虛一而靜（一二零 4606 第十二條）。」77然而，在「李燔」條，陳氏亦謂：「直秘

閣李燔，字敬子，……4606 第十二條朱子與敬子云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似于心之修着，

特別留意。」78誤將同一條訓語歸予兩人。觀此條訓語，尚有「李曰：『也須是積將去』」、

「李曰：『恐才如此說，不善聽者放寬，便不濟事』」等語，79視作朱子和李燔（1163-1232A.D.）

的對話，更加合理。 

於「郭植」條，陳榮捷曾提到：「語類問答四條，其中朱子訓植兩條（一一八 4560 至

4561），論忠恕與仁者心之德、愛之理。」80然而，在「潘植」條，陳氏又說：「一一八

4560 至 4561 第六九，七十訓植兩條，解釋忠恕一貫與仁者愛之理心之德」，81誤將同樣

的語料歸予兩人。於《朱子語類》中，潘植（1161-1219A.D.）記錄的語料，多與《論語》

有關，上述兩條語料涉及「忠恕一貫」、「仁」，視作朱子對潘植的訓語，較為合理。 

在「潘柄」條，《朱子門人》提到：「柄曾錄語類癸卯（一一八三）以後所聞二十餘

條。語類一二六 4825 第十第十一有謙之問佛老之空無。」82然而，在「應謙之」條，陳氏

亦謂：「語類一二六 4825 第十與第十一有謙之問二條，皆問老之無與佛之空何異。」83將

同樣的訓語歸予兩人。朱門有歐陽謙之（生卒不詳）、應謙之（1156-1227A.D.），潘柄

                                                        
73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9。 
7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9。 
7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7，頁 2811。 
76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

爲主。』」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9，頁 4598。 
7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1。 
7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9。 
7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頁 4607。 
80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06。 
81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9。 
8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8。 
83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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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8-1239A.D.）之字亦是謙之，兩條語料的記錄者為林恪（生卒不詳）、葉賀孫（1167-

1237A.D.），按照《朱子語類》體例，「謙之」為其人之字，而不是名，即如《朱子門人》

「歐陽謙之」條所謂：「語錄問答非自稱而稱他人則用字，故謙之之問，乃柄之問而非希

遜之問也。」84是故，這兩條語料應是朱子對潘柄的訓語。 

在「施允壽」條，陳榮捷提到：「而施允壽與黃樵只講友耳，《語類》無問答。」85

《朱子語類》有「施問不踐迹」、86「施問赤子之心」、87「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

之」、88「施問利者義之和」89等條，乃是徐寓（生卒不詳）、鄭可學（1151-1212A.D.）

所錄。紹熙元年（1190A.D.），朱子〈與田侍郎〉曾謂：「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

見，皆如來諭。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90施、林、陳、鄭即是施允壽

（生卒不詳）、林易簡（生卒不詳）、陳淳（1159-1223A.D.）、鄭可學。陳淳、鄭可學「旦

夕訪問之」，紹熙二年（1191A.D.），朱子出公牒，招延施允壽、林易簡等人入學宮，91

觀前述語料，與徐寓、鄭可學同時在場、向朱子求教的施氏，或許即是施允壽。 

在「張顯父」條，陳氏提到：「且顯父竦然聽教，又奉卷子問學，則此數十條所問四

書五經諸端，與其人格興趣相合，決非許敬之之所問也。」92然而，與四書相關的部分語

料，當中的「敬之」，乃是黃顯子（生卒不詳），而非張顯父（生卒不詳）。舉例來說，

《朱子語類》有「敬之問此章」條，93於《朝鮮古寫本》中，這條語料的開頭處則為「黃

                                                        
8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4。 
8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64。 
86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羙，所爲無箇不是。……又却不曽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9，頁 1626。 
87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巳發而未逺』。如赤子飢則啼，渇則飲，便是巳發。』」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7，頁 2128。 
88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

【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壊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髙。』曰：『檀弓出於漢儒之

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7，頁 3545。 
89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𨚫𨚫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

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8，頁 2713。 
90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990。 
91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前州學施學正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眾

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咨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

生楊士訓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

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修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

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紹熙二年正月初二日。」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82。 
9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94。 
93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宋•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5，頁 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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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問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一節」；94《朱子語類》記載：「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

理；毅，是勝得箇重任。』」95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則記載：「黃敬之問：『弘，

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96；《朱子語類》有「敬之問楊墨」條，97《朝鮮古

寫本》亦收錄此條，開頭處為「黃敬之問楊墨」；98這些語料的提問者皆是黃顯子。 

在「孫自修」條，《朱子門人》提到：「又查《語類》一一六 4452 第二四有『先生

問』訓自修一條。『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云：『適值先

生去國（一一九六），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此為親炙鐵證。」

99然而，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這條語料乃是「甲寅臨安所聞」，100在紹熙五年

（1194A.D.）。所謂「去國」，即指朱子擔任煥章閣待制侍講，歷四十餘日而遭罷去。 

陳榮捷曾謂：「譚某，餘不詳。甘節癸丑（1193）記其問作時文，稱之為兄。」101甘

節所記，即指《朱子語類》「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檃括以至理。』」條，

102「癸丑」為紹熙四年（1193A.D.），按照《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姓氏》，甘氏所錄，都

在紹熙癸丑（1193A.D.）以後。103然而，《朝鮮古寫本》亦有這條語料，開頭處為「次年，

在臨江道，譚兄問曰：『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作時文又有穿鑿之病，不審應舉之法當

如何？』」甘氏師事朱子，始於紹熙四年（1193A.D.），朱子赴潭州，路經臨江，則在「次

年」（紹熙甲寅，1194A.D.），故此條語料並非撰於紹熙癸丑（1193A.D.）。     

（四）弟子的師事年分 

在「劉居之」條，陳榮捷提到：「文集續集六 10 答儲行之書云昨日劉居之相訪，……

朱子答書言貧民大饑，乃 1193 事，由此可知居之從事年期。」104認為該信寫在紹熙四年

（1193A.D.）。不過，依據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的考證，此信應撰於慶元三年（1197A.D.）。

                                                        
94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35，頁 559。 
9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5，頁 1483。 
96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35，頁 566。 
97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

也，自是住不得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5，頁 2096-2097。 
98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5，頁 798。 
99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73。 
100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嘉定乙亥池州刊本，南宋），卷

31，頁 2。 
101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9。 
10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頁 247。 
10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70。 
104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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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另外，在「滕璘」條，陳氏提到：「《淵源錄》又引真德秀誌璘墓云：『朱子倡道南方，

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徳粹，時甚少，與弟徳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

焉。……居數年，事朱子于潭溪（湖南長沙）之上，留止四旬（紹熙五年，一一九四，五

月至八月之間）。』」106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則認為陳氏說法有兩個問題，一是

誤認「潭溪」的所在地，二是誤認「四旬」的年分。107     

在「趙蕃」條，《朱子門人》提到：「宋史四四五本傳云：『始蕃受學于劉清之（子

澄），清之守衡州（今湖南衡陽縣），因以卒業。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文集》無

答書，《語類》記載數處。……所謂問學，未知何指。」108《朱子語類》則記載：「先生

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㤗，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舎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

誤逺方來。』注曰：「先是趙昌父書曰：『教存君子樂，朋自逺方來。』故嗣歳先生自易

之以此。」109可見趙蕃（1143-1229A.D.）曾在竹林精舍。紹熙五年（1194A.D.），「竹林

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州。」110趙氏師事

朱子，大約在這個時期，《宋史》所謂「年五十」，時間點大致相符。111 

關於徐寓，陳榮捷提到：「紹熙庚戌（一一九零）五月初見朱子於臨漳（即福建漳州），

三年壬子（一一九三）正月延郡士八人入學（《語類》一零六 4203 第二二「郡中」條）。

                                                        
105  束景南引述《朱子文集•與黃知府書•二》「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

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答儲行之〉「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竊意

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劍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為復來計矣。……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

來，其意似亦可憐」等語，謂：「黃知府即建寧守黃遹，……慶元二年春除知建寧府，在位一年，

見《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五十何澹作黃公墓誌銘。」亦謂：「儲用於正月鐫二官罷去，此書所謂

『一來』、『復來』、『舊尹復來』，乃因建寧旱災，欲冀再用其來助賑，而儲用赴江西張枃帥幕，

卒不至。」儲氏鐫官、建寧旱災皆在慶元三年，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2001 年），頁 1303、1304。 
106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5。 
107  方彥壽：「此『潭溪』，陳先生誤以為是湖南長沙，故將此『四旬』定在紹熙五年（1194）五至八

月之間。實際上，『潭溪』乃崇安五夫里的一條小溪，這裡代指崇安五夫里，朱熹有『憶住潭溪四

十年，好峯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卻是冬溫夏冷天』（〈憶潭溪故居〉，《文集》卷九）

的詩句，也是描寫此地。……滕璘離鄞尉任後，即迫不及待地赴武夷從朱熹學，此即朱熹〈跋滕南

夫溪堂集〉所言：『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與真德秀所言：『事朱子于潭溪之上』，實

際上指同一回事。」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 72。 
108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01。 
10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7，頁 4254。 
110  清•王懋竑：《朱子年譜》，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7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351。 
111  《宋史》所論，或許是依據宋人劉宰〈章泉趙先生墓表〉「年垂知命，自視燄然，更往受學于文公

朱先生，既耄矣，猶虞末路之難命」等語，宋•劉宰：《漫塘文集》，收入舒大剛編：《宋集珍本

叢刊》第 71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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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於《朱子語類》中，徐寓自錄：「庚戌五月，𥘉𥘉見先生于臨漳。」113其人師事朱子，確

實在紹熙元年（1190A.D.）五月。不過，根據〈漳州延郡士入學牒〉，朱子招延石洪慶（生

卒不詳）、徐寓等人入學，乃是在紹熙二年（1191A.D.），114而非「三年壬子」。《朱子

門人》提到徐寓師事朱子，分別在紹熙元年（1190A.D.）五月、紹熙五年（西元 1194 年）

十二月、慶元六年（西元 1200 年）三月，115若按照同門友人陳淳〈送徐、楊二友序〉，

可知紹熙二年（1191A.D.）二月之前，徐寓仍在朱門求學。116 

《朱子門人》「曹叔遠」條，陳氏提到：「《文集》《續集》一 4 答黃直卿第十九書

云：『陳君舉（傅良）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黃

直卿書在朱子最後數年，可知叔遠來學之晚。」117陳氏並未指出曹叔遠（1159-1234A.D.）

師事朱子的年分。查閱《朱子語類》，曹叔遠曾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

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

者。」118記錄者為葉賀孫，攷〈朱子語類姓氏〉，賀孫所錄，皆在紹熙二年（1191A.D.）

以後。119〈答黃直卿•十九〉提到曹氏與朱子見面，朱子〈答陳君舉•二〉亦謂：「近曹

器之來訪，乃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120根據顧宏

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的考證，兩信皆撰於紹熙二年（1191A.D.），121此即曹

氏師事朱子的時間。      

在「魏丙」條，《朱子門人》曾謂：「《語類》一一八 4534 第二二『一日』條鄭可

學記其與魏才仲同見朱子。是年三十七歲，即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可知才仲與可學

                                                        
11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80。 
11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5，頁 4426。朱門弟子陳淳〈送徐、楊二友序〉亦謂：「紹熙

改元，維夏之初，晦庵先生來臨漳，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於門下。」宋•陳淳：《北

溪大全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986 年），頁 575-576。 

114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82-5283。 
11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80。 
116 「自是相與往來於郡齋。……從容共學之情密矣，顧惟駑惰之資，方有賴於左鞭而右䇿。……徐君之

歸興不可羈，而楊君又有成均之役，於我心殆戚戚然，今二君行輿已膏而征蹄已秣矣，思無以見意，

姑借古人贈言之義以致朋友，所以相切磨者而共勉焉可乎。……辛亥二月望後四日陳某序。」宋•

陳淳：《北溪大全集•送徐、楊二友序》，頁 575-576。 
11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94。 
11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8，頁 4273。 
11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69。 
120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602。 
121  顧宏義：「〈答陳君舉〉撰於紹熙二年朱熹自漳州歸建陽以後。朱熹於是年五月二十四日歸次建陽，

寓居同繇橋《年譜長編》下。黃榦從朱熹自三山『至武夷，尋復歸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

故推知本書約撰於是年夏末、秋初。」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頁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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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年同門。」122內文所言，即是「一日晚」條，123鄭氏提及自己的年齡。依據宋人陳宓

（？-1230A.D.）〈持齋先生鄭公墓誌銘〉，鄭可學卒於嘉定五年（1212A.D.），享壽六十

二歲，124逆推回去，鄭氏生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A.D.），三十七歲時，即淳熙十四年

（1187A.D.），此年，他從學於朱門。125觀「一日晚」條，可知魏丙（生卒不詳）於淳熙

十四年（1187A.D.）亦在朱門。 

關於「黃義剛」，陳榮捷認為其人師事朱子，第一次在紹熙四年（1193 A.D.），第二

次則在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與陳淳同門。126於《朱子語類》中，包揚（生卒

不詳）記錄：「漢儒𥘉𥘉不要窮究義理，但是㑹讀，記得多，便是學。」127攷〈朱子語類姓

氏〉，此條語料應在淳熙十年（1183A.D.）或淳熙十一年（1184A.D.）或淳熙十二年

（1185A.D.）。128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標注記錄者為黃義剛（生卒不詳），129可

見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間，黃氏亦在朱門。 

在「金去偽」條，陳氏徵引田中謙二說法，認為金去偽（生卒不詳）四次師事朱子，

分別在淳熙二年（1175A.D.）、淳熙六至七年（1179-1180A.D.）、淳熙十六年至紹熙元年

（1189-1190 A.D.）、慶元五年（1199A.D.）。130不過，方彥壽則認為，金氏第三次從學

於朱門，應在慶元二年（1196A.D.），第四次則在慶元三年（1197 A.D.）。131此外，淳熙

八年（1181A.D.），朱子曾作〈閏月十一日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汎湖，至隄首回

棹入西灣還，分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浮乙太白〉，標注：「簽判『渺』、教授

                                                        
122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8。 
123  「一日晚，同王春先生親戚、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三十七。』曰：『已自

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再三請益，曰：

『且自思之。』」此乃朱子對鄭可學的訓語，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8，頁 4534-4535。 
124  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收入舒大剛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73 冊（北京：線裝書

局，2004 年），頁 638。 
125  淳熙十四年，鄭可學確實從學於朱門，如《朱子語類》中，鄭可學記錄：「先生曰：『皆如此。今

年往莆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峰，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 126，頁 4857。依據《朱子年譜》，朱子弔陳俊卿在淳熙十四年春正月。清•王懋竑：《朱子年

譜》，頁 316。 
126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60。 
12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5，頁 5181。 
12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74。 
129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87，頁 1278。 
130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61。 
131  方彥壽：「據筆者所考，應分別為慶元二年（1196）和慶元三年，地點均在建陽考亭。其根據是《語

類》卷六十有金去偽、董銖同錄『或問明道說』一條（P1437）；卷二八則有曾祖道與金去偽同錄『或

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一條（P712）。據〈語錄姓氏〉，董銖所錄在慶元二年，祖道所錄在慶元

三年。」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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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直卿『余』、公度『漿』、敬直『懷』、……泰兒『美』、棹『方』。」132

同時在場者包括黃直卿、金敬直等人。 

在「陳文蔚」條，《朱子門人》亦徵引田中氏之說，認為陳文蔚（1154-1239A.D.）師

事朱子，共計四次，分別在淳熙十五年（1188A.D.）、淳熙十六年 （1189A.D.）九月以後、

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133然而，陳文蔚曾

作〈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祭余正叔〉亦謂：「暨其壯歲，

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

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134所謂「甲辰」，即是淳熙十一年（1184A.D.），陳文蔚

和余大雅（1138-1189A.D.）同時從學於朱門。 

在「葉味道」條，陳榮捷提到：「味道錄《語類》辛亥（1191）以後所聞，達三四百

條。……賀孫自辛亥（1191）始師朱子，至朱子死後乃歸。」135不過，陳文蔚〈祭葉殿講〉

提到：「學而同門，固宜同道。心茍不同，未免異好。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

謂其深造。」136陳氏從學於朱門，始自淳熙十一年（1184A.D.），既稱「登門最早」，可

知葉氏的師事時間並不晚於陳文蔚，絕非「自辛亥（1191）始師朱子」。  

三、結論 

從事朱熹門人的研究，陳榮捷的《朱子門人》，實乃不可或缺的作品。首先，此書談

及六百二十九人，剔除《考亭淵源錄》、《儒林宗派》等書濫收的弟子，亦增補過往典籍

遺漏的門人。再者，各書記載的人物姓名，有「形音相近而誤者」、「音形之誤而析一人

為二人者」等，137陳氏對此皆詳加考辨。其次，陳榮捷揭示《朱子語類》的若干體例，如

本人自錄的語料，內文直呼己名，記錄他人言論時，稱呼對方之字。最後，《朱子門人》

糾正了不少古籍的謬誤處。 

不過，《朱子門人》對朱熹弟子的論述，或有存疑處，138亦有謬誤處。陳說的謬誤處，

                                                        
132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69。 
133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09。 
134  宋•陳文蔚：《克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83。 
135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80。 
136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9。 
137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5-6。 
138  舉例來說，《朱子門人》曾謂：「蘇宜久，名、里不詳。」頁 361。《乾隆福建府志•學校》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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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四類：第一，他對門人名字、籍貫的論述，間有錯誤，如陳榮捷稱趙唐卿「字里未

考」，實則根據《朝鮮古寫本》、《（弘治）八閩通志》，趙汝傚，字唐卿，乃是泉州晉

江人。另外，在「曹叔遠」條，《朱子門人》提到曹氏為瑞安府瑞安縣人，但咸淳元年（1265A.D.）

之後，溫州才改稱瑞安府，曹叔遠應是溫州瑞安人。 

第二，陳氏誤判其人的身分歸屬，如《朱子門人》認為李耆卿（生卒不詳）並非朱熹

弟子，實則宋人魏了翁〈知達州李君墓表〉，曾提及李氏受學於朱子。此外，《朱子門人》

未將樓鑰視為朱子私淑，但根據樓氏〈答朱晦菴書〉，將其人視作朱門私淑，並無不可。 

第三，陳氏對相關語料的論述，值得商榷，如《朱子門人》以為，朱子與周良的問答

語料僅七、八條，實則比對《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等書，尚有更多的語料。另外，根據

《朝鮮古寫本》，可以發現《朱子門人》誤將黃顯子的部分語料，歸予張顯父。 

第四，陳氏對弟子師事時間的說明，未必正確，如《朱子門人》以為，黃義剛從學於

朱門，分別在紹熙四年（1193 A.D.）、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攷《朝鮮古寫

本》，可知黃氏於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間亦從學於朱門。此外，《朱子門人》

認為葉賀孫師事朱子，始自紹熙辛亥（1191A.D.），實則根據同門友人陳文蔚〈祭葉殿講〉，

葉氏從學於朱門，並不晚於淳熙十一年（1184A.D.）。 
  

                                                        
「國朝乾隆四年，邑令姚廷格捐俸建，祀朱子。以門人程若中、林好古、……黃有開、蘇龜齡、傅

子淵配。」《乾隆福建府志•人物三》亦記載：「程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同邑蘇龜齡、黃有開、

傅子淵皆遊於朱子之門。」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 1-2 冊（上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頁 271、113。「宜久」、「龜齡」，其義似相關，朱門弟子陳文

蔚〈師訓拾遺〉曾謂：「三山蘇龜年且久說中庸費隠章。」「且」字或為「宜」字之誤，暫且存疑。

見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56。另外，陳榮捷曾謂：「謝教，諸書無其名，然《語類》有三問，

皆同門陳淳所記。……《語類》問者用字，此處用名，亦待考。」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4。
不過，陳淳〈答郭子從•一〉提到：「前年道間遇潮人説及謝教有書解」、〈答陳與叔〉提到：「承

手翰並謝教夏商書二冊，豈勝欣慰！」宋•陳淳：《北溪大全集》，頁 697、700。觀這兩封書信，

或稱他人之字，如蔡仲黙、林子武；或稱其人之職，如陳寺丞、林宰；因此，或許將「教」字視作

其人之職稱，更為合理。此外，陳榮捷提到：「李伯誠，名里不詳。」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16。徐公喜則謂：「《陸子學譜》『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其名或為省幹，然楊萬

里《誠齋集》有〈代李省幹直卿通長沙帥劉舎人恭父啟〉，稱李省幹直卿，不知誰否。」徐公喜：

《朱子門人學案》，頁 420。不過，《誠齋集》亦有〈跋徐恭仲省幹近詩〉、〈跋汪省幹詩卷〉、〈答

羅必先省幹〉等篇目，「省幹」應是職務名稱，至於「直卿」是否為李氏之名，姑且存疑，宋•楊

萬里：《誠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1986 年），頁 286、36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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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que of Chan Wing-tsit’s Disciples of Zhu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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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iples of Zhu Zi, authored by Chan Wing-tsit, is a seminal work for those who research 
the Zhu Xi school. Through a review of earlier writings, i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s of Zhu’s 
disciples and corrects errors in some ancient works. Moreover, it argues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 of ZHU ZI YU LEI can help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Zhu’s disciples. However, several 
statements Chan makes in this work about the disciples remain to be scrutinized: what their names 
were, where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were, whether they were Zhu’s students, what is included in 
some texts of  Disciples of Zhu Zi, when they began to study under Zhu, am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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